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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菜



偌大的地方只擺放了一張四人餐桌，可是在精心的布置下，沒有半點空蕩感。

坐在這張餐桌上，內心不禁有點忐忑不安。

這次可是我第一次在這麼高級的地方吃飯的呢！

傳聞這裡有一個難得一見的天才料理家，每一個曾品嘗的客人都讚不絕口。

在一次機緣巧合下，得知這個美食俱樂部的存在，便膽粗粗遞上申請。

實在想不到我也有機會到來呢！

而餐桌上，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三位都是一副身份不凡的樣子。

大家都默不作聲。

今晚的主廚是個年青人，看起來像個貴公子般文質彬彬，但總是以一副欣賞的眼神看著我，使我戰戰兢兢似的…　

他就是傳聞中的天才料理家吧？或者，天才都有點怪癖吧？

在他說完客套話，離場的不久後。

終於來了！



前菜終於上場了！

沙拉狀的碟中物冒出絲絲寒意，看來是冷盤，不知道會是什麼味道呢？

而場內根本就沒有侍應為我們替料理作出介紹，相視一眼後，只好用我們的舌尖為料理作出品嚐。

雪白的漿汁不像一般的沙拉，細細輕嚐一匙。

滑膩的液體並不如我想像中是甜或酸，反而是一種微咸的味道，當中混著一點煙韌感，不由用牙齒細細咀嚼，似乎是軟骨，為整個口感帶來一點趣味。

這個料理不算十分美味，但其創新的配搭，無疑為味蕾帶來全新的刺激。

爽口的質感，在口腔內釋放出涼意，喚醒了我的飢餓感。

真是一道十分奇妙的創新菜色，使我更為期待接下來的料理！





主菜



接著新鮮感十足的前菜，自然是主菜出場的時候。

口水已在嘴巴裡蠢蠢欲動。

看著侍者捧住一碟又一碟香味撲鼻的料理進場，不由食指大動！

放在面前的，是一碟表皮煎得鬆脆的肉排，單單看見那煎得金黃色的細膩肉紋，便可以想像到其可口的程度。

切著碟中那異常吸引的肉排，不禁暗駡家中那婆娘的低劣廚藝，相比之下，簡直是在糟蹋食物！



在刀鋒落下的一剎，肉便順勢而開，如此軟糯的肉排，我都是第一次見！

內層帶著絲絲血色，我想是七成熟吧？

小心翼翼地把鬆軟的肉塊叉起，輕點碟邊的醬汁。

才剛放進口裏肉隨即溶化，化成濃厚的肉汁，與醬汁混和一起，潤澤整個口腔。

內層的血色沒有帶來絲毫的腥膩味，相反恰當好處的生熟程度，將肉感的層次清晰的浮現出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肉類，不似豬也不似牛，只知道是人間美味。

今天，我才真正的明白到怎樣才算是齒頰留香 。



看著同桌的其他人，都一副滿足的模樣，就知道他們跟我有著相同的感受。

真的是一級的佳餚，可謂色香味俱全，天才廚師果真名不虛傳！

吃著肉汁鮮味的小肉塊，喝著色澤圓潤，彷似紅寶石一般的餐酒，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享受！



四道的菜色都經已品嚐完畢，拍拍本就不小的肚子，也是時間離開了吧？

房間的燈光驟然而熄，又驟然而起，只是已變得昏暗不已。

華麗的房間在黑暗的襯托下，多了一份哥德式的味道。

而一早退場的廚師仿如魔術師一樣的現身，在黑暗消失的同時，無聲無息地出現在餐桌的前面。

我內心開始雀躍起來，連餘慶節目都悉心安排了嗎？

高級的美食俱樂部果然與別不同呢!

看著廚師慢慢往臉上戴上一副面具，正式為今晚的高潮掀起序幕。



本來溫文儒雅的舉止，在面具貼上的一剎那，變作喜劇家似的浮誇。

連不徐不疾的語氣，也扯得陰陽怪氣，整個人的氣質也截然不同。

充滿小丑般的喜感。

在這一刻，我還未察覺其中的怪異…

還替廚師出色的演技暗暗鼓掌…



「不知道各位對今天的料理感到滿意嗎？」他似乎毫不期待我們的反應，只顧自說自話。

「滿意也是正常的，畢竟是由最高級的食材，再經過我的巧手烹調而成…」

看著他一副自我陶醉的樣子，額上不禁滲出幾滴汗珠。

「我生存的意義，就是為了帶你們這些愚蠢的人類，進入真正的美食世界。」神情愈變癲狂，但下一刻又瞬間恢復平靜。

他到底在說什麼呀！？

「但一切都離不開伙伴們的幫助，所以在此，我必須為帶來了食材的朋友致謝。」隨著他的語落，大廳緩緩降下一幅屏幕。

他在開玩笑吧？

屏幕上播著的，根本就不是什麼朋友…

而是一張張的施暴照片，一張張血淋淋的相片，展露了血腥的殘殺畫面，一具又一具支離破碎的屍體就橫陳在我們身處的這個大廳。

一隻被什麼碾過的斷手，就正正擱在我的位子上，屁股似乎還感受到血漬所滲出的濕意…

我感覺到身體內有些東西正在翻騰…

原本，仍然充滿在齒間，令人陶醉的香味，在這一剎那變得腐臭，早就吞入腸胃的料理，也好像一條條蛆蟲般活過來，拼命的向外湧，在我喉嚨裡瘋狂的滾動著。

快要按捺不下噁意了…

事實上，這一刻我仍然沒反應過來，這是廚師的惡作劇嗎？





「你們如斯滿意的料理，不得不感謝他們偉大的奉獻，這才是真正的為廚藝而奉獻生命，是在追求美食道路上的偉大犧牲者…」

神…神經病…是吧？

「一塊又一塊新鮮的人肉，可以做成肉汁濃郁的肉排，就如同豬牛羊一樣，不同的品種、部位，滋味各有不同…」

「又或者，剛剛的相片有點模糊吧？那就讓我為大家解釋一下吧！今天的肉排是來自一個二十五歲的黃種人大腿，由於興趣是運動，所以肉排的質感異常……」

竟然可以如同惡魔般肆意地把一個原本活生生的人，說成畜生似的…

「不要再說了！」

同桌的西裝男再也按捺不下，厲聲喝道。

但根本阻止不了那猶如惡魔般的耳語…

我的腦袋經已再裝不下這等恐怖的語言，只知道他醜惡的嘴巴不斷張合。

我想他經已瘋了。

而我，也快要瘋了…

大家，也很快會瘋掉…



「不要再開玩笑了，好嗎？」西裝男嘗試和顏悅色地勸說。

但對著這個近乎神經病的自戀狂，並不奏效，自從戴上面具開始，他的人格就全然扭曲。

「你們這些愚昧的人，總愛自欺欺人。」他的臉上，表露出我就是神，一副大發慈悲的樣子。

「我就老實一點告訴你們吧，你們吃的，就正正是人肉料理。」

「怎樣？認命了嗎？」

隨著廚師赤裸裸的宣言，在場的食客不由臉色微變，紅裙美女臉上一直掛著的甜美笑容瞬即僵化，西裝男則眼神閃爍，只有老婦人面不改容，不減慈祥之色。

相比之下，經已慌張得汗流浹背的我，真是遜斃了！

廚師似乎對我們的反應習以為常，又接著說：「不過是撇除無謂的道德觀念，好好地吃一頓而已，有什麼好值得大驚小怪？」




「自古以來，人肉還吃得少嗎？一切都不過是自欺欺人，我們從骨子裡就充滿了吃人的因子。」

開始了一句又一句不會被為世所容的駭人言論…

「歷史上處處可見，所有人都很清楚的！再道貌岸然的人，到了絕境，看見一塊血淋淋的人肉，都只會捂著良心，一邊故作姿態地責怪自己，一邊張開期望而久的嘴巴，細細品嚐。」

聽著他仿如魔鬼般的理論，從小到大的教育告訴我，這是錯誤的！

偏偏內心不自覺隨著他充滿誘惑的語言而激盪。

「虛偽！虛偽！！」

「什麼內心負著罪惡感，良心不好受，也只是精神自瀆，根本改變不了事情的本質－－吃了就是吃了！」

「既然如此，怎麼不可以拋開無謂的仁義道德，好好的品嚐我們先先輩輩所遺留下來的傳統？」

「人類本來是世間最自私的生物，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別人。」

「不要說什麼文明不文明了，人類不過是自翊為高等生物的廢物。」

「儘管我們相食同類，但絕對不是淪為野獸，只是遵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已。」

腦海不停受到此等邪說所衝擊，偏偏我不知道該怎麼反駁才好…

理智告訴我，不要認同這些歪理…

是的，這只是歪理…




激昂的面具廚師瘋狂的揮動雙手，彷彿要打破這個他口中虛偽、僵化的世界一樣。

「你們實在應該感謝上天，給予你們有品嚐真正美食的機會！但相應的，也好應該付出代價吧。」

面具主廚用著浮誇的身體語言，做出索取的手勢。

「等價交換這道理聽過沒有？你們吃了我的料理，自然也很應該給我一點報酬吧？」

「原來目的不過是要錢，你要多少，說吧。」西裝男似乎鬆了一口氣，臉帶嘲諷地說。

「錢！？不要侮辱我對美食的虔誠！」

「放心吧，我要的是所有人都有的東西。」

他發出暴怒的聲音，隨即以和善的態度說。

不管他再和善，在我眼中，情緒極其反覆的他…

只是個不折不扣的神經病…



「我想你們實在有點誤會了，我要的不是錢，我要的…是你們的肉。」

伴隨著其恐怖宣言的，是餓狼般的目光。

「你們只有一人可以離開，剩下的就要作為我的食材了，你們應該榮幸可以奉獻在我的巧手之下，造福更多更多的同好才對。」自戀的人格再次出現了…說著不可理喻的話語。

「當然，你們可以嘗試不依循規矩去做，不過我不敢保證不會有人知道今晚所發生的事情。」面帶微笑地說出隱帶威脅的話。

「誰可以離開，就由你們自行決定吧…」面具男露出玩味的笑容，暗藏意思地說。

「來吧，你們來成就我的藝術吧。」

他就這樣邁著瘋狂的腳步，慢慢的離場。

直至大門關上的一刻，大家都像啞了一般，發不出半點聲響。



場內一片死寂，但內心的劇震告訴我，這不過是驚濤駭浪的前夕。

直至現在，今晚所發生的一切一切，就好像一隻大手，死死地扼緊我的心臟，使我透不過氣來，氧氣愈來愈少似的！

再這樣下去，我一定會窒息而死！！

我一定要逃離這裡！！！

拖著笨重的身軀走向出口，使勁地推著鎖緊的大門，但不管怎樣也推不開。

這不是那種低級的推門玩笑！

不管是推還是拉，門也是絲毫不動，這是真的把出口封死了！！

這一刻，我才真正相信他說的一切。

或者，我早就相信了，只是不願意承認…

又或者，我只是不得不相信而已…

這，真是個無與倫比的餐桌禮儀－－四個，只能活一個…




面具主廚邁著輕鬆的腳步走進一間房間。

房間裡赫然被一張張的螢幕所包圍，將整個大廳毫無遺漏的顯示出來。

螢幕下的四個人影，就宛如困牢下的四隻野獸，被不安與焦慮所籠罩，只待獸性爆發的一刻。

一場血與肉的遊戲即將會發生…

一如過去一般…

面具男露出渴求之色…

來吧…

我很肚餓了…

你們快點…

讓我飽食一頓吧…




大家都如同最初般默不作聲，但在寂寥之中多了點防犯與猜忌。

這一刻，強作鎮定的我，才開始認真觀察在場的人。

一個身穿整齊西裝的男子，一位舉止整具氣派的圓潤老婦人，一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紅裙美女，以及我這個中年胖子。

就是這場鬧劇的所有角色，只是…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主角呢？

誰，又會是滋潤著主角成長的肥料呢…



西裝男似乎平日也是擔當主導者的角色，在所有人都默不作聲時，首先打破沉默的僵局。

「好吧，我想大家也必須要聊聊了！」

「不論他是不是個神經病，我認為大家應該放下猜疑，同心協力！絕對不可以順著他的意思，讓他得逞的。」

「更何況，如果這只是一些電視臺的惡作劇節目，拍攝了我們出醜的樣子便糟糕了。」

西裝男展露虛假的笑容，嘴裡說著團結云云，但手上卻已不知不覺間握緊了餐刀，任誰都不會相信他吧！

「沒錯，應該只是開玩笑而已。」紅裙美女搶先附和，擺出我見猶憐的姿態，可是不斷暗中移動身子的她，經已暴露出心中真實的想法。

至於我的窩囊相早被他們映入眼簾，經已把我視之為人畜無害的存在，徹底忽視我的意見…

老婦人就更不說了…

老婦人依舊不動如山的樣子，或者可以說是痴痴呆呆吧？

反正我倆就是毫無殺傷力的樣子…

西裝男及美女都不把我和老婦人看在眼內，只顧著刺探對方。

冠冕堂皇的言語下，卻是暗暗包含著一把把刀鋒似的殺意。

可笑嗎？不管內心多麼的想不承認…

但看著兩人的交鋒…

似乎開始印證著面具廚師所說的偽善…



美女突然一改惶然之色，輕輕舒展其曼妙的身材。

「他要的不過是所謂的食材，只要人家可以離開這裡，自然有很方法給他搞來。」

「必要時，人家還可以…」

她沒有再說下去，但一副媚惑的樣子，就足以讓旁人意會。

「對了！我身家千萬，花費一點金錢，什麼都可以在發展中國家買來，什麼人肉，什麼器官，要多少有多少！」西裝男也恍然大悟的樣子，若無其事地說著犯法的事情。

「人家就～知道～你有法子的了。」

兩人頓時一副和睦的氣氛，絲毫不見剛才的試探，一副勝利者的姿態，得意洋洋。

「但知道事情的，自然是愈少愈好吧？」溫婉的嗓音突然語鋒一轉，在我耳中，無異死神的宣告。

「胖子，獻上你的一身肥肉，應該可以抵償我們兩個吧！？」

「老人家，你活下去都沒什麼意思了吧？一會兒陪同這個傢伙就這樣消失吧，好嗎？」

兩人就像夫唱婦隨一般，竟然可以如此冷血地決定別人的生死！？

他們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

快！快快想想我擁有什麼？

外貌？

沒有…

金錢？

沒有…

唯一有的…

就一身符合廚師要求的肥肉…



銀制雕花的餐具，寒光閃爍，彷彿其誔生就只為傷害人類一般。



兩人完全不見掙扎之色，為何可以如此漠待一條活生生的生命？



我不知道什麼是殺氣，但他們如狼似虎的眼神，使我雞皮疙瘩…



好不舒服…



我步步的退讓，他們就步步進逼，我只能不停不停的後退…



蹣跚地倒退，我根本就不敢調轉頭逃跑…



又或者…



我可以退到哪裡？



又逃到哪裡？



有生以來，前所未有的恐慌在這一刻襲向我的心頭…



只知道不停的退後退後退後！！！



直至…



退無可退。



一臉慈祥的老年婦人，一直像尊彌勒佛般靜靜坐著。

看著我愈退愈近…

突然發出非比尋常的巨力把我推開，扭曲的老臉哪裡還有和藹可親的味道。

「哼。」

「就讓我先把你兩個不懂敬老的傢伙宰掉吧。」

嘶啞的嗓音，有如毒蛇般的寒意，與想像中的大不相同。

「竟然天真的以為可以不遵守規則…」

「肉豬，就永遠只是肉豬…」

！？！？

最後的一句說得極為輕微，要不是我就在她的側旁，恐怕會忽視掉。

她，似乎知道什麼似的。

「至於這個肥美的肉豬就留到最後吧，給我安份一點。」輕視的一督。

！？！？

肉豬！？

在說我嗎？？



一個又一個人性的暴露，早就把我嚇得雙腳無力，攤坐在地上站不起來。

老婦人展露出一副不符合其年齡的矯健身手， 握著銀叉直衝西裝男而去，把紅裙美女撞得馬翻人仰，好不狼狽。

突如其來的攻擊，打破了本就凶流暗湧的緊張局面。



面對婦人突然的襲擊，西裝男慌忙飛扔出手上的餐刀，試圖把她逼開。

事實上，不過是令自己陷入更尷尬的地步，連護身的工具都失去了。

老婦人就好像練習了千次萬次般，熟練地直刺西裝男的喉嚨而去。

然後…

就是血光四濺。




死老太婆！！！！！！！！！




如果這是一輯黑色幽默的電影，你會見到蕃茄醬橫飛，西瓜爆裂等等甚具意象的畫面。

但這並不是電影，而是一個血淋淋的現實世界。

所以我見到的，不過是早就看得麻木的嗜血畫面。

面上多了兩道傷痕的西裝男正握著一根不知從哪裡找來的鐵枝，死死地捅進婦人的腹中。

老婦人手上的銀叉狠插在西裝男的左臂，是典型的殺人八百自損三千。

一滴又一滴，一滴又一滴的血珠順勢而下，落進地上早就分不開你我的血泊之中，「滴咚滴咚」的響。

真是奇妙，比所謂的死亡金屬音樂…

更顯血腥的味道…



西裝男似乎頗為不滿老婦人的韌性，充滿生命力的頑強反抗。

狠狠的攪動鐵枝，帶出一條闊闊的傷口，正式把婦人推向死亡的深淵。

「嗖」的一聲，鐵枝就從肚子裡抽出，把有的沒的統統都扯了出來。

肚皮就好像一張撕裂開了的血盆大口，瘋狂地吐出各式的碎件。

肚子開了這樣的一個口子…

以後，直接把食物放進去就可以了，是吧？

不過…

她應該沒有以後了…



如果在這一刻，拍下一張照片的話，應該會是一張以血色為主調的非主流藝術照。

殘忍的構圖，以人性的猙獰作為基調，充滿邪意的畫面，就一如最初在屏幕所見到的。

垂死的老婦人，令人感嘆生命的脆弱。

充滿令人絕望的死意。

真是使人陶醉的暴力美學…




「我…竟然…會…被你們這些…肉豬…殺死…」

「哼…哼哼…我們…很快會……再見的…在…下…面……」

老婦人圓潤的身軀橫臥在地上，口裡噴著一堆又一堆的血沫。

被洞穿的肚皮漏出一條又一條糾結的腸子，在地上蜿蜒而伸。

如果，把這些腸子剪開，聽說可以鋪滿整個籃球場有多…是吧？

老婦人兇狠的樣子，早就化作對生命最後的眷求。

她拚命捂著傷口，好像只要把一切塞回原處便可回復原狀，垂死掙扎。

或者，把它們吃掉，會再長出來吧？

我的腦袋裡源源不絕地冒出一個個奇怪的念頭…



兩人看著死翹翹的老婦人，沒有半點殺人後應有的不安…

就只有難以掩飾的欣喜。

他們大喊大叫，發瘋似的拍打大門，只求面具廚師再次出現。

彷彿獻上名為老婦人的祭品，就可以把傳說中邪惡的魔鬼召喚，進行不道德的交易。

但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看著二人有如小丑般的喧騰，我突然想起婦人說過的話…

是的…

規矩就是規矩…

天真的人類，只是魔鬼的食糧。



橫死的婦人，就仿如厲鬼，死不瞑目。

怒睜的雙目，再也不能匯聚焦點，圓鼓鼓的眼珠，彷彿正在訴說自己的不甘。

所有人的目光都開始不自覺避開她身死的地方，偏偏難以忽視其瘋狂的存在感。

大廳的吊鐘「滴答滴答」的響。

是為著遊戲的即將結束而倒數，還是為婦人的逝去而送上哀曲呢？

安靜下來的兩人，才慢慢感覺到不安。



滿手鮮血的西裝男，有的沒的揮動手上的鐵枝，彷彿攻擊性的動作，可以安撫其不安的心。

又或者，他只不過是為下一次的撕殺，做好準備。

拖著長長的血色腳印，一步又一步的走向美女身旁。

從動手的一刻開始…

他就再沒有回頭路可走…



經已化身殺人狂的西裝男步步逼近，兩人本就脆弱的同盟關係正式瓦解。

「我受夠了！！」

紅裙美女，哪裡還有漂亮的樣子，披頭散髮，臉容驚恐，死亡的壓力使其崩潰。

「我要離開這裡！！」

「其實仔細想想，他說的沒有錯的！這一輩子我經已見識得多所謂的正人君子了。」

她彷彿看見了什麼不堪回首的事情，淚水順著眼眶流下，把原本姣好的妝容弄得一塌糊塗。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就是那些衣冠禽獸…」

「一次又一次進入我的身體…」

「在那一刻，我就明白到要怎樣才可以在這個骯髒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我運用我的一切去換取力量，最終他們一個又一個消失，統統都在海底裡化做魚餌。」

「是的…只要達到目的，什麼都可以犧牲…」

「是的…」

「是…」

猛然撕裂開奪目的紅裙，展露出一副美得使人窒息的胴體，白皙的雙峰在空氣中搖曳，散發著濃濃的誘惑力。

「只要我可以離開，什麼都可以的！」



西裝男露出痴迷之色，但隨即被殘忍所掩蓋。

猛然拋開手上的鐵枝，向著嬌媚的身軀撲去。

他就好像驚悚片中的喪屍，被血肉的滋味所吸引，瘋狂的噬咬著那纖細的脖子，茹毛飲血，活生生的把人咬死。

柔弱的嬌軀，毫無反抗之力…

誘人的身體，就是她最後的武器…

流之不盡的血從交接處湧出，紅與白的交融，展露出震撼人心的殘忍美，使人腎上腺素上升，興奮不已。

看著西裝男大口大口的吞嚥，血肉順著喉嚨直入腸胃。

熱騰騰的新鮮血液，應該會十分美妙吧？

她，拚命的掙扎…

拚命的張開口吸吮空氣，空氣卻作對般的拚命從脖子的破洞逃走。

直至死亡的一刻，仍然抽搐地幹著這種無用功的行為。

這就是紅粉骷髏。



卡吱卡吱

「我吃的不是人肉！」

卡吱卡吱

「只要離開這裡，明天我又會是國際大公司的主席，我每年代表公司捐贈的款項，是你們這些下賤的人一生都掙不來的錢。」

卡吱卡吱卡吱

「你們只是社會上的垃圾…」

卡吱

「乖乖的死在我的手上吧。」

「怎麼可以因為吃人肉這種微不足道的事情，把我的人生摧毀！？！？」

卡吱卡吱

「這樣的話，怎對得起那些在我邁向成功路途上的失敗者！？」

「只剩下你了。」

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

「你死了，就沒有人知道我吃了人肉！」

卡吱卡吱卡吱卡吱

「是的…」

卡吱卡吱

卡吱卡吱卡吱

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卡吱





西裝男經已被血染成一個紅彤彤的人，瘋狂地咀嚼什麼東西，而嘴角還掛住肉絲的他，竟然還可以厚顏無恥地說著這種話。

比起吞嚥同類的滋味，他的虛偽更使我嘔心。

這樣的人，應該很難食才對！




他帶著滿嘴血肉，有如行屍走肉地走過來…




終於…




輪到我…




了吧？




看著兩具屍體…





血淋淋似的…





如果…

躺在血泊的是我…

會怎樣？





應該…

很痛吧…





然後？

沒有然後了…




然後…





就是…

死…




死…





死？

死！！！！！




握緊身旁的椅子…



是的…



我應該早就該明白的…



你也好…



我也好…



人，就是自私的…



自私得要命…



自私要命…



要命…



命…



所以…



狠狠的側揮下去。



我…



我…我…



我我我我我…



我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狠狠的向下砸向下砸向下砸向下砸下砸下砸下砸下砸下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



你要死你要死你要死你要死你要死要死要死要死要死要死要死要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



漂亮的血花在半空中綻放，一朵又一朵，一朵又一朵，好看不已。

下陷的腹腔，就好像天然的盛器，裝著滿滿的赤色液體，直至滿溢而瀉。

情不自禁像隻小狗似的伸出舌頭輕舔，果然原汁原味。

只剩下一半的腦袋無力地靠在餐桌邊，彷如被開了蓋的椰子，腦漿混合著血水汨汨而下，紅紅花花綠綠的，好看不已。

舔乾淨手上的漿液，我愛上這種味道，是前菜的味道！



「踫」一聲，門被打開了…


我沒有回頭。


是同類的氣味。


「可以，把我煮得好吃點嗎？」


嘻嘻…



緊閉的大門兀然打開，面具男邁著輕佻的步伐走進來。

神秘的主廚悠然地向四周躬身謝禮，用激昂的語調說：「實在感謝各位為我帶來一場美味的視覺盛宴。」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各位的奉獻！」

「人性，果然才是最好吃的東西。」

「另外，幸運的客人。」調皮的展露一笑。

「可以的話，就將這裡介紹給更多的伙伴吧。」

說罷，便擺出一副飽腹的樣子，徐徐離開。

只剩下一個胖子歪著腦袋，像個被玩壞了的木偶，呆坐在一片血肉模糊的大廳。

宴會經已結束，但食物與食物之間的遊戲，永不完結。

然後，又再迎來下一輪的客人。

「歡迎再次光臨。」



－完－


